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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零分

面对这条新闻， 你其实很难决定是
该板起面孔看完 ， 还是咧开嘴一笑而
过。

因为给学生的期末成绩打出91个零
分， 华中农业大学的李厚刚老师， 让一
门普普通通的思想道德修养课， 成了网
络上的热点新闻。

虽然他对期末考试的要求， 只是用
14周完成一篇读书报告 ， 但这位教了
12年课的老师想不明白 ， 为何近年来
抄袭的现象有增无减 。 去年他教授的
300名学生中，“只有35人抄袭”，而今年
上课的500名学生中， 抄袭的人数竟增
加到91人， 其中有两人抄的还是小学生
作文。

看上去， 为维护学术道德对学生痛
下重手的李厚刚， 换来了助威声一片。
学校教务处表示对李老师 “用严规守住
师德底线 ” 的行为 “完全支持 ”， BBS
上的学生讨论热烈， 说 “应该欢迎这样
的较真”。

但实际上， 李厚刚得到的可不全是
理解和支持。 一些学生觉得， 老师明明
是拿 “在大学里太正常” 的事儿 “故意
为难学生”， 有人认为 “这是在背后捅
刀子”， 还有人对李厚刚本人进行了人
身攻击。 在成绩公布以后的十多天里，
这位老师甚至和 “一批学生关系紧张”。
而当记者走访了当地十几所大学里的近

百名学生之后也发现， 这些抄袭者其实
并不难找到同道中人。

原来， 司空见惯竟能成为颠倒善恶
黑白的理由。 看来这一次， 要不是91个
零分的叠加和大学生抄袭小学生作文的

噱头， 很难说这件事儿到底是狗咬人的
常事儿， 还是人咬狗的新闻。

糊涂的培训

都说道理越讲越明白， 可偏有一些
奇怪的课堂， 让人看罢越发糊涂。

虽然课程早已公之于众， 但66.8万
元的高昂学费， 记者探访所得的官商混
招的现实， 还是让北大的后EMBA班陷
入重重迷雾中。

推荐3名企业家学员， 官员学费可
获得减免的优惠政策， 让人们怀疑 “官
员请客， 企业埋单” 的惯例， 偷偷化了
个妆便在大学扎下根来。 每个月上课两
三天， 两年内安排国内外游学考察的课
程设置， 让人们开始思量这是不是只为
了 “带你玩儿” ……在网上网下越吹越
劲的反腐风暴中， 北大的这个培训班就
这样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当成一个
样本供人观察。

不过， 即使围观者众， 这培训班依
然不愿揭开自己的面纱。 主办培训班的
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说， 这则 “66.8
万元培训班一半是官员， 要求正处级以
上” 的新闻中， “只有学费信息与该项
目一样 ， 其他内容均与该项目不符 ”。
而那在网上早已公布的招生简章算不得

数， 因为这网站 “不是北大建设和管理
的”。

这下看起来没有问题了， 学费依然
昂贵， 可清一色的商人中再也难以滋生
出人们的种种猜测 。 不过让人尴尬的
是， 还有较真的记者， 再次来到信息科
学技术学院的办公楼内， 探访这一高端
培训项目， 从招生老师那里得到的， 依
然是 “政商比例是一半一半”。

看起来清晰的答案再次模糊， 到现
在依然没有人知道这个花费66.8万元的
培训班到底在教些什么。 在我看来， 这
面目模糊的培训班， 不如就从如何诚实
回应公众质疑讲起？

被抵制的专业

虽然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人们对于

自己所学专业的吐槽， 但这一次医学面
临的， 看起来是真枪实刀的抵制。

最近 ， 当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向
3860名医务人员发放问卷， 调查他们对
于子女学医的态度时， 发现竟有58.0%
的受访者会力阻自己或亲友的子女报考

医学院校， 仅3.0%的受访者建议自己或
亲友的子女学医， 其余36.2%持中立态
度， 遵循子女自己的意愿。

遭抵制的医学专业还没有就此没

落， 招生办的老师说 “最受欢迎的依然
是临床医学专业”。 在校的学生说在这
里 “只要你够努力够勤奋， 业务水平够
好， 没有人会瞧不起你”。 可是， 那一
组数字却告诉我们， 与热闹的景象并存
的， 还有另一种现实。

医院的主治医师由于了解 “医生收
入与支出不成正比”， 而在孩子学医与
不学医之间思考很久， 医患关系科的主
任则由于目睹了太多医疗纠纷和医患矛

盾， 觉得这行 “危险极了”， 坚决不同
意女儿学医。 记者在包括155名学生的4
个本科班级中发现， 父母是医生的学生
只有15人， 仅占9.68%。

现实世界里的医患问题正在投射到

校园之中。 医学专业热闹的土壤里， 有
一些种子已悄然埋下。 种子能否破土而
出， 尚没有人知道， 但若我们只是静待
这种子慢慢发芽， 损害的恐怕不止医学
这个专业。

陈 卓

“特色”自杀率的“特色”下降
本报记者 宣金学

45岁的山东妇女张欢还记得自己5年
前拿起一瓶氧化乐果的情景。 “我不知道
怎么就去拿了那瓶农药。” 这个靠种地和
捡拾煤块为生的女人说， “当时一定是疯
了， 我走过去， 喝了一口， 然后就失去了
知觉。”

面对着经济负担、 疾病困扰、 以及社
会压力， 张欢选择了自杀以求解脱。 她只
是做了许多农村妇女在她之前已做过的事

情。
新闻中能检索到的， 还有上周发生在

福建省漳浦旧镇林美村的一桩悲剧。 35岁
的年轻母亲陈英， 在杀死年仅5岁和9岁的
两个小女儿后， 上吊自杀。 陈英自杀的前
一天， 湖北松滋市红花村薛萍， 因为家庭
矛盾用斧头砍死丈夫后服毒自杀。

与此同时， 城市中和 “自杀” 有关的
新闻也并不少见： 官员、 商人、 媒体从业
者、 以及老人…… “自杀” 二字频频见诸
报端。

可是， 英国著名杂志 《经济学人》 最
近刊文披露， 近年来， “中国自杀率已跌
至世界最低行列”、 “近10多年来中国自
杀率陡降一半 ”。 而支持这个论断的证
据， 来自香港大学今年公布的一份研究
报告。

香港大学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称， 在
2002至2011年间， 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
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 降幅达到58%。 其
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
自杀率减少了90%。

“其实我对这个结论感到很意外。”
该研究报告主要起草人 、 香港大学香港
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告

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 “历史上还从未有
哪个国家的自杀率出现过如此迅速的下

降。”

“诡异”的现象

在企图自杀前的日子里， 张欢越来越
郁闷。 乙肝使她几乎与世隔绝。 想给孩子
盖房， 经济却十分拮据， 再加上与邻居发
生宅基地纠纷， 加重了她的焦虑。 在一次
晚饭散步后， 她决定自杀。

那一年，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一份数
据称： 在中国， 自杀已成为第五大死因，
且居年轻女性的死因之首。

中国一个特别突出的、 和别国不同的
现象是， 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这是世

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报告 《妇女和健康： 当
今的证据， 未来的议程 》 一文强调指出
的。

根据权威医学期刊 《柳叶刀 》 的数
据， 1995至1999年间， 15岁到34岁的中国
女性公民中 ， 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7.8
名女性自杀， 而其中来自农村者占比高
达93%。

曾担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

心执行主任 、 关注中国自杀问题长达20
多年的加拿大籍博士费立鹏研究发现 ，
“在上世纪90年代 ， 中国农村自杀率是
城市的 3倍 ， 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 25%
左右 ”。 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
任 、 社会学系教授景军也向中国青年报
记者介绍称 ， “从1987到1997年 ， 农村
女性自杀率曾明显高于农村男性自杀

率 ” 。
因此 ， 不难理解国内不少学者和媒

体人对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吃惊不已。
这份题为 《中国自杀率报告 ： 2002~

2011》 的论文称， 1995年至1999年， 15岁
至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之中 ， 每10万人
里年均约有35.2名农村女性自杀。 而2011
年， 这一数字减少为每10万人之中只有3
例 ， 降幅超过了90%。 该报告发表于德
国 《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流行病学 》 杂
志。

其实 ， 这个看似 “夸张 ” 的结论并
不孤立 。 根据景军团队的统计 ， 1998年
之后 ， 农村女性自杀率明显高于农村男
性的现象得到扭转 ， 至2010年 ， 农村女
性的自杀率已经较1987年下降了78%。

香港大学另一个2012年发表的有关
自杀的研究项目 ， 对山东省近20年间的
自杀情况进行了分析， 发现35岁以下农村
女性自杀率下降了95%， 全部农村女性的
自杀率也下降了68%。

同年， 整个国家的自杀率也在下降，
《经济学人》 援引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称，
2012年中国每10万人自杀6.9例。

叶兆辉将之称为 “诡异的现象”。 他
向记者特别强调， 出现这一变化的前提
是， 中国未曾为降低自杀率而推进心理健
康服务， 也并未动用官方手段对避免自杀
进行大规模宣传干预。 “这种下降不是建
立在精神卫生科学的医生、 设施等增加的
基础上的。” 景军也强调说。

这让从事自杀干预研究几十年的叶兆

辉有些困惑： 依照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
涂尔干的流行理论， 城市化、 现代化和社
会经济发展将导致社会成员相互疏远和更

高的自杀率。
一些数据也表明这个理论在更富有的

发达国家成立。 比如，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
计， 2008年至2013年， 全球平均自杀率从
每10万人11.6例增长到了14例。 而中国恰
恰相反， 并且中国周边的富裕国家明显存
在更高的自杀率。

农村女性的“贡献”

中国自杀率的下降， 最主要的贡献来
自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的降低。 报告称，
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影响到全国自杀率的下

降； 同时， 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受到农村女
性自杀率下降的左右。

“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益
处。” 叶兆辉表示，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妇女自杀的可

能。”
针对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原因 ，

该报告着重分析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

大规模人口迁移， 即我国境内大批农民
离开乡土到城市打工 ， 包括女性的广泛
参与。

1987年， 中国农村外出务工者共1050
万人， 而到了2008年 ， 农村外出劳动力
达1.4亿。 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
示 ， 女性在2006年的农村外出打工者中
已经占到36%， 其中年轻女性占绝大多
数。

叶兆辉指出 ， 人口迁移帮助农村女
性远离了农村最简单的自杀方式： 喝农
药。 据称， “中国农村75%的农药是一直
存放在家里， 不是特意为了自杀去买的，
如发生和配偶吵架之事， 农村妇女到家里
拿农药就喝了， 根本没有思考， 其中62%
的人抢救失败”。

张欢就是在家里楼梯的背后， 找到那
瓶标着氧化乐果的液体农药的。 这是她丈
夫买来为棉花除虫的， 在她企图自杀时，
虽然家里已不种棉花， 但还留着它。

氧化乐果是一种有机磷农药， 不少人
选择用类似农药来自杀。 《世界卫生组织
简报》 2009年10月号刊登了一项调查有机
磷农药与自杀意念关系的研究报告称， 使
用有机磷的地区自杀率较高， 慢性有机磷
中毒可能会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 进而导

致与这些精神疾病相关的死亡。
该简报发布的前一年， 世界卫生组织

还发表了一份题为 《急性农药中毒临床处
理》 的文件， 宣传对象以决策者为主。

“农药的毒性下降也对降低自杀率有
所贡献。” 叶兆辉严肃地说。

这一问题早此年已被关注。 甚至有不
少精神卫生学者呼吁对农药进行稀释 。
“这也是农药毒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景军介绍说。

但他更为强调的是 “离开”。 对于许
多出身农村的年轻女性而言， 前往城市打
工， 可能面临种种的压力和困难， 但即使
这样， 也比她们留在农村要好。

景军认为， 个人的抗争是中国农村女
青年自杀率高的最佳解释。 这种抗争往往
发生于家庭内部 ， 同妇女地位 、 婚姻关
系、 婆媳关系、 财产分配、 育儿养老等问
题交织。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自杀者在
最近一年的生活状态和最近一个月内的重

大生活事件与自杀致死的结果有着密切的

联系。
以家庭暴力为例 。 一项有关家庭暴

力的调查显示， 在问卷所给出的4种选择
中， 47%的人选择了 “丢脸”； 38.2%的人
选择了 “无所谓 ”； 12.7%的人有自杀的
念头 ； 9.8%的人内心有恐惧感 。 还有的
妇女什么也没有选 ， 而是写上 “不能忍
受”、 “想离婚” 等。 这些数据中可以看
出家暴在乡村文化中的不被察觉和被宽

容。
报告认为， 农村女性的迁移， 使得她

们在一年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 离开了
既往的来自农村的普遍家庭纠纷， 告别父
母的压力， 以及其他贫苦乡村里的生活压
力， 也包括远离农药。

据称， 西方发达国家自杀与自杀未遂
者90%都患有精神障碍， 而我国因精神障
碍而自杀的只占63%。 通过对自杀未遂者
的调查发现， 很多人其实并不想死， 只是
一时冲动。 如果远离农村的处境， 或者农
药当初并未存放在家中， 有不少悲剧可以
避免。

新的忧虑

叶兆辉提醒， 农村女性自杀率降低值
得高兴， 但这并不是中国自杀率变化的全
貌。 报告指出， 推动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因
素， 尤其是人口的迁徙和城市生活水平的
提高， 也越来越没有影响力。

大多数忧虑指向老年人的自杀率居高

不下。 如今， 老年人口在中国人口中增长
最快， 每10万65岁到69岁的城市老年人中
有9.9人自杀 ， 每10万70岁到74岁的农村
老年人中有41.7人自杀， 是世界平均水平
的四倍到五倍。 老人自杀率在过去10年的
头5年总体下降 ， 城市比乡村下降更快 ，
但是这个比率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
回升。

根据2005年发表在中国 《临床精神医
学杂志》 上的一篇文章， 研究人员在调查
了全国23个疾病监测点的数据以后， 发现
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案例中， 59.2%
与患急重病或受伤相关， 34.5%与经济困
难有关。

“随着国家的老龄化和经济的发展，
中国可能触及危险的转折点。” 《经济学
人》 杂志评价道。

“其实就是稍微有一点干预， 就可以
让自杀率明显下降。” 景军指出， 自杀干
预可以有效降低自杀人数， “自杀预防不
是很奇妙的事情， 要有人关心有人干预。”

他举例说， 德国一座大桥是自杀者的
常去之地， 后来护栏从齐腰高， 增加到齐
眉高， 该地自杀率大减。

早些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
卫生中心一位研究人员， 被派往西北几个
自杀率很高的村子， 他的出现使得几个村
子的自杀率降到几近为零。 “你是中央派
来的， 我们再自杀就是丢地方的脸。” 村
民常这么对他说。

然而 ， 当记者拨打北京 、 上海 、 深
圳、 杭州等8个城市的自杀干预热线电话
后发现， 不少已经变成空号。 杭州一家当
地媒体报道称， 自杀干预热线开通9年却
陷尴尬： 心理问题越来越多， 打热线的人
却越来越少， 其中健康咨询类占了33%之
多。 记者拨打了深圳市自杀干预热线， 电
话那头一个甜美的女声表示， 很少有农村
女性来做心理咨询。

幸运的是 ， 张欢在喝下农药后 ， 没
有成为那62%的抢救失败者。 她立即被发
现并送往医院 ， 活了下来 。 至于未来是
否还会有自杀的念头 ， 她不假思索地否
定说： “太贵了。” 这个黑瘦的农村妇女
表示 ， “上次住院和急诊就花了 13900
元。”

她摇着头拿出一包收据： “如果你是
企图自杀，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一分不报。”

（文中张欢、 陈英、 薛萍均为化名）

法袍立住 法官就留得住
秦珍子

也许只需再多一点耐心， 新一轮司法
改革就会挽住张伟告别的身影。 但这位39
岁的法官放弃了等待， 挥别了自己奋斗16
年的地方。

对他来说， 辞职是蓄积已久的结果，
因为 “我没有另一个青春洋溢的十年用来
试水”。

张伟不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仅仅在他
此前供职的法院， 就有另外两名年轻法官
几乎在同一时间选择离开。 根据北京市高
院院长慕平的说法， “法官流失” 现象严
重， 近5年， 北京已有500多人离开法院，
特别是基层法院。

主动放弃铁饭碗 ， 伴随着一声叹
息 。 十多年前， 张伟根本不会想到生命
中会有这次变化。 这位彼时23岁的郊区法
院小书记员暗怀对大法官的崇拜， 一边憧
憬着紧握法槌郑重落下的荣光， 一边迎来
了第一个司法改革五年纲要。

那是理想与现实最为亲密的时光， 改
革一刀刀刻出法官庄严的形象， 连司法考
试题都透着人性的味道。

然而张伟逐渐感受到环境的变化。 那
几乎是中国所有基层法官都必须面对的环

境———谁都能把对判决的不满上膛 ， 再
向法官 “开炮”， 轻则言语辱骂， 重则人
身攻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这愤怒的
枪口根本对错了方向 ， 面对来势汹汹的
民众， 法院解决不了问题 ， 又不敢惹上
麻烦。

和众多年轻法官一样， 张伟感到理想
受到了冲击。 现实的困境是司法行政化带
来的 “审判分离”， 让审案的人往往没有
判案权， 判案的人则并不真正审案， 一个
案子走到最后， 有时要经过副庭长到庭长
乃至院长的层层审批， 还要面对社会其他
力量的干预渗透。

它也带来了层级压力。 法官的待遇
与职务一一对应 ， 如果不能当上一个
“长”， 那么， 按照行业内的看法， “法官
就是公务员队伍里的小萝卜头”， 经济上
没保障， 社会地位也不受重视。

为生活的尊严， 优秀的基层法官得向
层级的上游奋力跻身； 但如果他们如愿，
审案一线又得面对年轻化、 经验缺乏的难
题。

对和张伟一样年轻的法官来说， 这是
前所未有的挑战。 梦想在呼唤， 现实也在
需索， 甚至连日常工作也被 “兑水” 了。
在法定审判职责之外， 基层法官们还得为

了 “单位的数据好看 ” 去完成调研 、 宣
传、 论文甚至维稳的指标。

在张伟心中， 存在感、 尊严感和成就
感被稀释了 ， 16年的时光最终化作一封
300字的辞职信和3张离职表格。

假如张伟们愿意再坚持一下， 那么他
们可以看到改革其实一直都在进行 。 从
2012年年底开始， 广东佛山中院就推行了
被称作 “中国当下最大胆” 的法院改革，

比如尝试终结 “审判分离”， 比如提高待
遇， 让优秀法官重回一线， 甚至提议去掉
“庭长” ……改革虽遇到阻力和阵痛， 但
引得高层颇为重视。

就在不久前的7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
通报了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2018）》 的主要内容， 既坦言法官
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造成的问题， 也
提出了对策， 以法官为中心、 以服务审判

工作为重心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令人期

待。
改革显露出制度保障的气象。 原本，

法官的身份就该宛如高山磐石一般崇高、
坚定而独立 ， 不受流水侵蚀 。 虽然在过
去 ， 它曾被各种潮流裹挟 、 挤迫 ， 但如
今， 它核心的价值与意义正在浮出水面并
得到承认。

有人发问 ， 体制外的人才市场活跃

极了 ， 那么体制内的人才流动起来又有
何不可 ？ 一线优秀法官的一时流失或许
可以倒逼 、 加速改革 ， 但长久的流失甚
至缺位则可能动摇法院守护正义的基

石。
拿什么留住优秀的年轻法官 ， 又拿

什么守护至高的法律法理？ 或许， 只需要
把那件法袍高高地挂在阳光下， 还它原本
应有的独立、 笔挺和荣光。

7月21日， 海南省文昌市， 在超
强台风 “威马逊” 受灾区文昌罗豆农
场， 一个孩子站在自家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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